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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记者 徐庆丰

敌机投下炸弹
连警报台也被炸毁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星期日

上午，我在家休息，突然听到外面

警报钟敲响了。父亲第一反应就

是嘱咐我快跑。我跑到西津桥上

的时候，身后响起了震耳欲聋的

爆炸声，日机已经在城区投下炸

弹、燃烧弹，一些房屋被炸起火，

就连那敲警报的台子也不见了。

我和一位同年伙伴一起逃

难，跑到下园朱附近的一个小树

林里。直到下午三四点，我才饿

着肚子回家。父亲因为担心店

里的安全，比我们早一步回家。

这一次我们还算幸运，飞机只炸

毁了我家屋后的围墙，房子没有

被炸到。

不过，1942 年日机又一次轰

炸永康城时，我家就没有那么幸

运了，房子和铁店都在日机的轰

炸下烧为一片废墟。父亲只能带

着我们回到老家黄塘下村。为了

生存，父亲就在老家附近的长恬

村重新开了家打铁铺。

村民被鬼子杀害
尸体被溪水冲走了

1943 年 6 月 ，一 伙 日 军 驻

扎在长恬村 10 多天，烧杀抢夺，

无恶不作。一位叫李宝钦的村

民 ，被 日 寇 抓 去 杀 死 在 南 溪

边。当晚下了很大一场雨，水

流湍急。李宝钦家人第二天去

收尸，在南溪周边找了很久，也

没有找到李宝钦的遗体，估计

是被溪水冲走了。

1944 年，一伙日军从温州方

向撤退，经过长恬村时，发现少了

两名日本军人。原来，这两个日

本鬼子随部队经过溪边时，看见

在洗衣服的妇女有几分姿色，顿

起色心，擅自脱离队伍去溪滩边

强奸妇女。正当他们准备离开

时，被赶到的中国警察抓住，听候

处理。日寇见少了人员，恼羞成

怒，就沿着寺口村、绍童村、英村、

兰街村、长恬村寻找，一路杀人放

火。我所知道的就有 3 位同胞被

日寇杀死，长恬村的李老虎、范其

昌，还有一位英村的村民，名字不

详，他是被日寇捆在猪栏里活活

烧死的。

日寇入侵永康后，我们过着担

惊受怕的日子，生活也一落千丈，

变得穷困潦倒。而父亲一次次逃

难，劳累过度，早早地离我们而去
了。那时我才 16 岁，在熟人的介
绍下，我背井离乡去诸暨学打铁，
重操父业。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
才调回永康，过上好日子。

日军入侵永康，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1929 年，我出生在永康城区，父亲
是铁匠，打铁店就开在溪下街老米市的
牌坊圆城门脚。1941 年 4 月，日本飞
机轰炸永康县城，当时我 13 岁，是西津
桥小学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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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曹妃妃

那时候兵荒马乱，日本人常

常向我们老百姓强征粮食。普

通老百姓被征走了粮食，就只

能饿肚子。日本鬼子进村烧杀

抢劫，干尽坏事，甚至看哪个人

不顺眼也会无故抓起来暴打一

顿。如果日本鬼子知道有人为

抗日组织送情报，就要千方百

计抓住这人把他杀掉。

在还没成立八字墙乡以前，

有个维持会，为首的是我们村的

金田、有勋，由他们派人到日本

人那里做帮工。当时像我这个

年纪的青年，常常会被派工。有

时保长也派我去做苦工，主要是

帮他们抬东西，干体力活。我们

给日本人干活，也是没有办法。

派我去做工的时候，我是不敢逃

走的，因为他们有我的实名地址

登记。日本人直接过来抓我去

干体力活时，我就好几次在半路

上成功逃脱。

日本鬼子经常开着汽车来方

村一带抢夺老百姓东西。有几

次，村民们自发组织起来，毁坏村

边公路，故意在路面上弄出几个

坑坑洼洼的大洞，让汽车不好行

驶。

日本鬼子滥杀无辜，天理难

容。我们方村有一个村民叫长

庚，逃日本人时睡在后山脚的小

屋里，结果被日本人一枪打死。

国民政府武义县上茭道第四区区

长徐仁柱（原名徐小凤）、乡长陈

德骄，在日本人来后就失踪了，也

不知道他们是被日本人打死了还

是跑了。

被日寇抓去做苦力，几次侥幸逃脱

1919 年，我出生在花街镇方村，
今年已是 97 岁高龄了。1942 年，日
本人入侵八字墙的时候，我 24 岁，正
是身强力壮的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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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里原本有座徐氏特

祠，又叫大常祠堂，始建于 1808

年，建有上中下厅，面积有 1025

平方米。院内有座戏台，雕龙

画 栋 ，颇 为 精 美 。 我 6 岁 的 时

候，就在大常祠堂内读书，记得

中厅悬挂着众多的匾额。令人

痛惜的是，这座祠堂被日寇放

火烧毁了。

1939 年，抗日烽火已在我省

燃起，宁波仁济医院奉命撤迁到我

们溪口村，门诊部就设在大常祠堂

内。该院负责救治病人，包括一些

被日机炸伤的人。当年，为了运送

抢救病人的需要，县政府下令修建

了一条简易公路，从西津桥南端经

下园朱村至溪口村，全长约 5 华

里。这条公路现仍在。

1942 年农历五月廿夜，日

寇入侵县城，一路烧杀掠夺，溪

口村民闻讯四处逃难。我和父

母逃到历山躲起来，整个溪口

村没剩几个人。翌日清晨，日

寇顺着简易公路到了溪口村，

没想到是条断头路，就不往前

走了。在溪口村，日本鬼子破

门砸窗，进入村民家里翻箱倒

柜，无恶不作。鬼子不但抢走

了村民的鸡、鸭、鹅、猪等家禽

家畜，还往盛放麻糖、炒米的坛

坛罐罐中拉了大小便。

村里一名年轻寡妇，因为没

有及时逃出村子，被日本鬼子发

现了，六七个鬼子对其进行轮

奸。后来她爬上楼梯，从楼上跳

窗而逃，才保住性命。

鬼子抢了徐灿惠家的一头

猪，宰杀之后，就拿到徐氏特祠烧

烤。在吃饱喝足后，日本鬼子沿

着泥泞小路向西往小章店、皇渡

桥的方向而去。临走之前，鬼子

在祠堂纵火，一座 100 多年的古

建筑，顷刻被化为灰烬。

我们村没有逃跑的几位老人

隐藏在暗处，亲眼看见了日寇的

上述罪恶行径。我们回到村里

后，对日本鬼子的罪行无不咬牙

切齿。

上千平方米的大常祠堂被日军付之一炬

1932 年，我出生在江南街道溪口
村。我们村里原本有座徐氏特祠，又叫
大常祠堂，始建于 1808 年，令人痛惜
的是，这座祠堂被日寇放火烧毁了。


